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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员 −

污染输出
.

新形势下的逆流

世界性绿色市场的 出现对西方工业发达国家
的政府和企业界无疑是十分强大的压力

,

逼迫着

他们为 自己刻意追求的经济增长支付环境的和社
会的成本

。

倘若他们拒不支付
,

那就不可避免地遭

到舆论的抨击
、

谴责
,

社会公众就要群起而攻之
,

对他们进行各种形式的抗议
、

制裁
。

他们就会因此

而声誉降低
,

选票减少
,

在政治的和经济的角逐中

处于劣势
。

这种形势与局面使得任何严重破坏生

态和污染环境的项 目都很难
,

甚至无法在他们的

本土范围 内兴建
、

立足
、

维持生产
。

如果放弃这些

项 目
,

就等于是放弃了利润和某些方面的市场
。

在

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势下
,

他们当 中的不少人就把
目光扫向那些急需投资的发展 中国家

,

就大规模
、

高速度地把种种对生态环境有严重威胁的产业和

剧毒垃圾
,

从本国转移到国外
,

以对外投资的堂皇
名义大搞污染输出和危机转嫁

。

这样做
,

他们既能

免遭国 内公众的反对
,

又可逃脱对环境成本和社

会成本的支付
,

保持高额利润
,

同时还为 自己确立

起
“

履行国际义务
” , “

援助不发达国 家发展经济
”

的形象
。

人们并不否认各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界到发

展 中国家投资和开拓市场的积极作用
,

然而部分

投资者的行为
、

动机中也确实包含着邪恶的
、

乘人

之危的成分
。

这往往表现于他们所奉行的双重标

准
。

发达国家和地 区的某些大公司在国内通常不

能不严格遵守保健和安全方面的规章制度
,

但他

们在发展 中国家投资的 同类别工厂
,

就把工人 的

安全标准猛降到不发达的东道国的普通水平的最

下限
,

安全性低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
,

工人的伤亡

率比在他们本国从事同类生产工人的伤亡率高一

倍甚至若干倍
。

许多欧洲国家已经把纺织
、

石化
、

冶金等危害环境
、

伤害人体的工业项 目源源迁出

本土
,

以投资或经济援助的名义迁移到第三世界
。

国土面积窄小而人 口又稠密拥挤的 日本也以对外

投资的方式迫不及待地将电 子
、

化工
、

金属提炼
,

以及其它危害生态环境的加工制造工业项 目纷纷

转移到发展 中国家
。

早在 / 0 1 1 年
,

美国加利福尼

亚州 一家环氧基涂料制造公司就公开声明
,

它再

也无法在美国制造其产品 了
,

因为遵守关于这种

产品所含溶剂的新的排放标准成本实在太高
。

于

是
,

这家公司就关闭 了在美 国本土的厂而到墨西

哥去建厂
,

产品不变
,

非但可以使用 同样的有毒溶
剂

,

而且还可以对废弃溶剂不作任何处理就直接

倾倒在工厂后面的沟壑里
,

分文不花
,

利润大增
。

西方公众生态觉悟和环境意识的普遍觉醒
,

导致某些曾经叱咤风云
、

畅销全球的化工产品在

西方逐渐失去了市场
,

诸如农药 2
3

2 丁
3

,

美国和欧

洲早从 4 2 年代就 已禁止使用 了
。

但出于
“

经济效

益
”

的需要
,

美国和欧洲的公司仍然不断扩大生产

这种有毒的长效农药
,

其产量达到创世界记录的

水平
,

并被源源推广
、

倾销到人民生态觉悟较低
、

环境意识不强的发展 中国家去
。

石棉是一种具有

强致癌危害作用 的剧毒物质
,

各发达国家对这种

产品的使用慎之又慎
,

有极严格的限制性规定
。

然

而
,

加拿大却鼓励企业继续发展石棉产品
,

他们免

费把石棉产品 的样品赠送给一些穷国
,

利用 当地

社 区和公众对这种剧毒矿物的危害性还不理解或

知 之 有 限
,

为 发 这 种不 义 之 财 大 力 开 拓 市

场
。

/ 0 1 5 年
,

孟加拉国从加拿大接受 了 4 0 2 吨
,

价

值 6 2 万美元的石棉产 品 7南朝鲜从加拿大进 口 的

石棉产品数量从 / 0 1 2 年的 8 2 2 2 吨逐年上升到
/ 0 1 0 年的 5 5 2 2 2 吨 7 同期内

,

加拿大对 巴基斯坦

的石棉产品输 出也从 9 2 2 吨增长到 6 2 2 2 吨
。

目

前
,

加拿大的石棉约有一半输往发展 中国家
。

铅的冶炼
、

加工是一种有严重职业危害的制

造业
,

在工业发达国家
,

凡使用含铅加工方法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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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企业
,

必须采用成本高昂的 预防措施对工人予
以妥善的保护

。

美国有规定
,

凡接触铅的工人必须

先接受专门训练
,

穿特制的工作服
,

厂方必须设置

专门的更衣设施
,

定期为工人作保健性验血
,

血液
中含铅量较高者

,

就可 以享受带薪休假的待遇
。

而

在某些劳保规章制度不健全
,

或有法不依
、

有章不

循 的不发达国家
,

不论是外资的还是当地拥有 的

同类工厂
,

都可以毫无顾忌地不采取任何必要 的

劳保措施
,

从而这些国家
、

地区的 同工种工人血液

中的含铅量通常是美国工人的 9倍以上
。

对这种双

重标准的接受与容忍
,

客观上鼓励和纵容着某些
发达国家干脆把这一类有严重职业危害的制造业
的设备整套地输往发展中国家

。

这是当前世界上

污染迁移
、

危机转嫁的又一种形式
。

墨西哥若干年来实施边境工业化计划
,

旨在

吸引外国 ,主要是美国 − 的制造业来其边境州 投资

办厂
,

迄今 已有近 / 1 2 2 家工厂根据这项计划在

墨西哥北部进行生产
。

这一带每天至少有 / 2 2 2

万加仑未经处理的污水被肆意排放
,

污染着环境
。

许多外资工厂 ,尤其是从事金属加工
、

电镀
、

印染

和靴革的小厂−的老板或经理直言不讳地承认
,

他
们到墨西哥开厂就是因为产生严重公害的加工方
法在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不受欢迎

,

遭到反对
,

而

墨西哥却没有对这些危害性生产 向他们提出过认
真的

、

限制性的环境保护要求
,

从而在墨西哥投资

办厂非常合算
,

利润远比在本 国办厂进行生产来

得丰厚
。

世界是整体
,

生态无国界

污染输出
,

危机转嫁
,

其实并非 自今 日始
。

早

在十几年前
,

美国 东北部边境 ,五大湖一带 −工业

区大批燃煤 的电厂为了减轻二氧化硫
、

氮氧化物

对本地区的污染
,

将烟囱加高到 ; 2 2 米以上
、

甚至

达到 9 6 1米
,

让本厂排 出的二氧化硫等污染物随

风飘往加拿大
。

德国的鲁尔工业区也采用 同样做
法

,

将本地区排放的二氧化硫等污染物输往瑞典
挪威等北欧诸 国

。

美国
、

日本等 国 当时也竞相效

仿
,

如法炮制
。

这就是后来被各国公众椰榆为西方
国家之间的

“
酸雨之战

” 。

1 2 年代中后期 以来
,

国际间的污染输出和危

机转嫁又表现出新的动 向与特点
,

那就是由西方

各发达国家之间 的相互输出
、

转嫁
,

改变为竞相 向

发展中国家输 出
、

转嫁
,

以投资
、

经济援助的名义
,

干脆把对生态环境会造成严重破坏与威胁的 工业
项 目迁移到各发展 中国家

,

利用那里廉价的劳动

力
、

丰富的 白然资源和不完善的或无力认真执行
的环保法规

,

污染那里的环境
,

将那里的人民推到

承受生态灾难的第一线
,

从而谋取在他们本国所
无法得到的厚利

。

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
。

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形式同生存环境相

互关系的实质就是能量
、

物质
、

信息的交换关系
,

它是不受任何人为疆界的限制和阻隔的
。

地球生

物圈有多种多样
、

形形色色的生态系统
,

它们的能

量流
、

物质流和信息流虽然各有其运行的渠道和

路线
,

然而它们又不可改变地汇合成为地球生物
圈总体的能量流

、

物质流和信息流
,

形成了宏大而

又精致 的地球生态系统
。

地球上所有的水域都是

相通的 7大气环流作用 又使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
的空气污染都不可能滞 留在一隅之地 7水

、

土壤
、

空

气的相互渗透作用又使发生在任何国家的生态破

坏
、

环境污染都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全球性质与

后果
。

正因为如此
,

森林面积的减少
,

特别是热带雨

林的被毁才成为一种世界的忧患 7 大气二氧化碳

浓度升高所导致的温室效应
,

以 及由此而引 起的

海平面上升才使全人类为之焦虑不安 7大气臭氧

层的破坏才会危及所有人的健康和生命7 二氧化

硫等污染物遇水所形成的酸雨才会被喻为游荡在
“
天空中的死神

” ,

从而使各国人民忧心忡忡
。

也正

因为如此
,

在人迹罕至的南极那些与农业生产无

关的企鹅体内也检验出农药 2
3

2
3

下的存在 7沙漠面

积的不断扩大
,

大片土地迅速沦为不毛之地才会

牵动各国有识之士的心 7切尔诺贝 利核 电站事故

才会使全世界为之震惊
、

战栗 7海湾战争期间大量

石油被倾倒到波斯湾一带的海域也才会激起全球
的愤怒⋯⋯

事实告诉我们
,

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是没有

国界
、

不受时空局限的
。

生态环境问题高度概括了

全人类前途
、

命运休戚与共的同一性
,

向人们进一

步昭示这个世界正在缩小
,

各国各民族人民之间

正 日益靠近
。

在生态环境问题上
,

任何国家都不可

能独善其身
。

因此
,

任何国家 ,不论其经济实力有

多雄厚
,

技术水平有多先进−企图将生态危机和环

境污染转嫁出去的如意算盘都不可能真正得逞
,

被输送出去的污染 ,不论空间上多么遥远−仍然存

在于大家共 同赖以生存的生物圈里
,

最终还是要

随同生态系统的物质流动循环而殃及输出 国 自身
的

。

天网恢恢 <

迄今为止
,

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府和各种国

际组织
,

其结构都是被设计来考虑
、

处理地区性和

方面性
,

而不是全局性和总体性问题的
。

人类社会
的机构

、

体制
、

规范都是按纵向设计的
,

而人类所

面临 的问题
,

特别是不受人为界线阻拦 的生态危

机和环境灾难等种种棘手问题却是横 向蔓延的
。

这种格局要求各国政府
、

国际组织
、

世界科学界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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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民族人 民在真正平等相待的基础上联合起来
,

拿出总体的
、

战略性的解决方案
,

并协调地
、

不可

延宕地付诸行动
。

刹住污染输出的逆流

尽管每一个国家所处的 自然地理条件各不相
同

,

发展水平互有差异
,

各民族的气质
、

风貌
、

习俗

也各有特色
,

他们的经济状况
、

宗教信仰
、

生活方

式
、

思维习惯
、

文化渊源和价值观念也多种多样
,

但是养育他们的地球生物 圈却只 有一个
,

作为整

体的人类今后也只有一个共同的命运
。

无论世界

的现实如何富有戏剧性
,

今后 的状况又如何风云

变幻
,

无论国际间
、

民族间存在多少矛盾
、

分岐和

争端
,

都改变不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同的命运
。

在未来与现实之间
,

在维护人类共同赖以生

存的生态环境问题上
,

世界各国
、

各地 区
、

各 民族

越来越趋向于相互依存
、

相互牵制
,

任何旨在改善

生物圈
,

甚至只是改善本国
、

本地区生态环境的措

施
,

都必须得到 国际的响应与合作才可能是真正

有效的
。

令人忧虑的是
,

正是在这个由于相互依存
、

相

互牵制而显得 日益缩小的世界上
,

一部分人
,

特别

是各国
、

各地区
、

各方面某些拥有决策权力的人
,

往往在 尚未弄清楚时间的序列以前就去组织
、

安

排空 间
,

结果大多数人就只能在既成格局的框定

之下
,

被迫接受某种生活的现实
,

并无可奈何地将
这种现实留给他人和后人

。

这是一种空一时观的

体现
,

它意味着决策者使命感的淡漠
,

对他人与后

人命运的漠不关心
。

今 日的世界现实要求决策者

持一种富于开放性远见的时 一空观
,

即在弄清楚

时间 的 序列 和事物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去把握整

体
,

组织空间
,

将创造开放历史的
、

作为整体的人
类 ,而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人和发展 中国家少数

位居上层的人 −放在第一位
,

奉行生态谨慎原则
,

追求人与生存环境和谐相处
,

同步发展的高远境

界
。

产业革命以来
,

正是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

其工业化
、

现代化过程中逐渐造成了对环境的严

重污染和对生态的严重破坏
,

并积累 成今天这个

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
。

结果是物质技术与文化

科学方面的文明成果归他们 自己所有了
,

然而他

们造成并积累下来的不受国界限制的生态环境灾

难
,

却 由所有的国 家和民族共同承担
。

更不幸的

是
,

由于科技水平与经济实力的差别
,

发展中国家

人民对生态灾难和环境危机的 自卫能力远比发达
国家为差

。

因此
,

全球性环境污染的最大受害者恰
恰是发展 中国家那些长期遭受不公平对待

,

已经

极度不幸的普通人民
。

在这个问题上
,

西方工业发

达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
。

他们 已经开发出的

和将要开发 出的生态技术和环保技术应当 同广大

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共享共用
,

搞什么有偿转让就

是不合理的
,

高价转让更是荒谬的
。

他们开发
、

创

造这类技术所付 出的代价不论有多大
,

也不可能

大于 自产业革命以来发展中 国家人民为他们的工

业化
、

现代化过程所担承的社会代价和环境成本
。

这些生态技术和环保技术被少数国家所垄断
、

所

独享
,

对改善地球环境的总体状况也是无济于事

的
。

毒品交易是举世痛恨
、

人所不齿的罪恶渊蔽
,

吸毒者 的存在不能说明贩毒者无罪
。

如果说贩毒

者和污染输出者有什么 区别的话
,

区别就在于贩

毒者毒害的只是愿意吸毒的瘾君子及其家属
,

而

污染输出者毒害的则是输人污染地区所有被强制

受害中毒的无辜者以及全世界潜在的受害者
。

各发达国家应当立法
,

国 际之间也应 当签订

共同的协议
,

禁止以任何名 义
、

任何形式将本国的

垃圾和那些破坏生态
、

污染环境的项 目输出到发

展中国家
。

发达国家国 内所讲求 的
“

投资的道德价

值
” 、 “

对社会
,

对后代负责
”

等准则必须扩大应用

到他们与发展中 国家人 民的相互关系 中去
。

享受

健全
、

美好的生态环境也是世界上每一个人不可

让度的天赋之权
。

在这一点上
,

所有的国家和民族
也是一律平等的

。

诚然
,

各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本国

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破坏生态
、

污染环境的问题
,

有的甚至也非常严重
、

恶劣
,

但这并不能成为发达

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
、

转嫁危机的 口实
。

地球生态环境是一个无国界可言的不可分割
的整体

,

是所有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共同家园
。

在

环境问题上
,

各国人民休戚与共
,

命运相连
,

一荣

俱荣
,

一损俱损
。

因此
,

不论是哪一国首先创造设

计出来的生态技术和环保技术都应当成为各国人
民 的共同财富

,

垄断独享
、

待价而沽都是偏执狭

隘
、

自欺欺人
、

愚不可及的做法
。

发达国家所奉行的双重标准应 当立即取缔
,

并非有损生态环境的污染性项目都不可以到发展
中国家去投资办厂

,

但防治污染的资金
、

技术等相

应配套措施必须同时跟上
,

三废排放必须符合国

际公认的标准 7 对待在生产中接触有毒物质的工

种
,

劳保措施必须一视同仁
,

对发展 中国家同工种

的工人不得岐视
、

克扣 7西方发达地区已经禁止使
用 的有害产品

,

不可再倾销到发展中国家
。

发展中国家不能重蹈西方的覆辙

绿色市场
、

绿色产品
、

生态技术等与现代生态

学有关的新事物均发端于西方工业发达地区并非

偶然
,

这是不同地 区
、

不同 国家之间发展阶段差别



的反映之一
。

这种发展阶段的差别很容易使发展中国家的

某些人士认为
,

绿色市场
、

绿色产品
、

优化生态环
境

、

发展生态技术等仅仅是那些富裕
、

发达国家的
“

奢侈品
” ,

而不是处于相对贫困
、

落后阶段的发展
中国家当前所应当关注和倡导的

。

他们难免认为
,

就是现在高举绿色
“

枝条
” 、

倡导生态科学的那些

有识之士 自己所属的工业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也

是一条先破坏
、

污染
,

后治理
、

保护的道路
,

那么
,

发展中国家又有什么必要
“

过早地
”

为担心生态环

境恶化而束缚 自己经济腾飞
、

发财致富的手脚呢 Ε

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
、

现代化过程 中经历
的确实是先破坏

、

污染
,

后治理
、

保护的道路
,

但那

是与特定历史阶段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能力的局

限有关的
。

当时
,

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还远远没有

达到现在的水平
,

甚至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

科
。

当年他们的那些决策者
、

企业主在政治
、

经济

方面奉行的是损人利已 的殖 民主义
,

在对人类与

生存环境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的认识上
,

也

是相当愚昧无知的
,

弄不清楚他们的做法所产生

的后果既会殃及别人
,

也会坑害 自己
。

他们走过的

那条路 已经被实践反复证明是错误的
,

就连他们

自己现在也承认这一点并引为教训
。

因此
,

在生态

科学的某些原理
、

规律已经被深刻揭示
、

阐明的今
天

,

发展中 国家究竟还有什么理由认定重蹈西方
的复辙是实现 自身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呢 Ε

西方发达国家当初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为发展
经济的代价造成严重的世界性后果

,

对整个地球
生物圈的损害 已经达到 了某种生态阑 限 ,正 因为

如此
,

他们对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才负有更大 的责

任 −
,

如果再加重
、

激化这种损害
,

发展中 国家的人
民将在更大程度上承担后果

。

倘若从人 口 比重以

及对生态灾难
、

环境危机之害的 自卫能力看
,

他们

所受的损害将更深重
、

更悲惨
。

诚然
,

生态环境问

题不受时
、

空的局限
,

被输出的污染终究还是要殃
及输出国 自身的

,

但输人国人民毕竟站在生态灾

难和环境污染的最前线
,

承受着最直接
、

最残酷的

后果
。

在这种情势之下
,

发展中 国家的决策者
、

企

业家和广大公众 自身生态观的觉醒就显得尤其重

要
,

不仅要努力妥善处理好本国生态环境与经济
发展 的关系

,

而且还要坚决抵制和拒绝来 自发达

国家的污染转移 ,不论以什么面 目 出现 −
,

不能为

了一点暂时的
、

有限的经济得失而忘掉维护
、

改善

本国生态环境这件根本大事
。

当前
,

发展中 国家 自身也普遍存在不同程度

的生态灾难和环境危机
,

其中固然有些是发达国

家过去和现在扩散
、

转移
,

积累下来的问题
,

但也
有不少是本国在发展过程中决策错说 急功近利

、

短期行为造成的
。

这些国家应当立即从自身做起
,

对本国的现代化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一体化研

究
,

采取一体化措施
,

当成一件大事来做
。

除 了立

法
、

执法和制定正 确的方针政策之外
,

还要抓根

本
,

即扩大生态教育覆盖面
,

促进生态科学的社会
化

,

普遍唤醒各界人士和广大公众的生态觉悟
。

要

从总体规划阶段开始
,

就把生态环境问题纳人工

业化和技术发展的过程
,

对重要建设项 目的规划

设计方案
,

不仅要作技术一经济评价
,

还必须作生

态评价和环境评价
,

分析和论证它对生态环境将

产生哪些直接
、

间接
,

近期
、

远期
,

或强
、

或弱的影
响

,

从宏观上
、

总体上权衡利弊
,

作出抉择
。

在保证

不继续恶化生态环境的基础上
,

不断提高生态环

境的质量
,

把生态环境的优化过程纳人国家现代

化的总体中
,

同步发展
,

协调前进
。

发展 中国家只

有高度珍惜
、

维护自己国 内的生态环境
,

紧紧跟上

这历史的绿色巨潮
,

发达国家才不能恃富欺贫
,

恃

强凌弱
,

施以小利
,

从而放肆地把污染和灾难转移

到他人的家园里去
。

抵制污染输出和危机转嫁是世界人民共同的

使命
,

由各个国家分别单独采取措施是无济于事

的
。

事实表明
,

某些发展 中国 家的某些人士为了在

吸引外国投资的竞争中取胜
,

而不惜在包括环保
、

生态等一系列 问题上降低要求
,

廉价地
“

以身相

许
” 。

这正是某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在投资的名义下

大搞污染输出所以能得逞的原因
。

为此
,

只有世界

各国
、

各地区
、

各民族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联合起

来
,

结成全球性的反污染输出联盟
,

甚至建立反污

染输出 国组织和反污染输人 国组织 7 各发展 中 国

家也要立法
,

凡不能把排污量控制在国际公认的

排放标准以 内的外国投资项 目
,

一律拒绝接受 7联

合国环境规划署 ,或另设专门机构 −要把制止
、

干

预
、

调查
、

处理
、

通报污染输出事件的责任切实承

担起来
,

一定要使那些曾经在
“

投资
” 、 “

经援
”

名义

下畅行无阻的污染性生产项 目在今后走投无路
,

无地容身
。

我们共同的生存环境
,

要靠我们共同去爱护

和拯救
,

并将她的形象
、

面貌不断优化得更美
、

更

迷人
、

更令人神往
、

更能刺激人们的想象
。

未来是绿色的
。

世界人民要的是一个绿满天涯的世界
,

而不

是一个污秽
、

荒凉世界中的几片小小的绿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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